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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豐子愷的佛教思想 

 

蔡琇瑩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生 

 

前言 

豐子愷原名豐潤，又名豐仁，一八九八年十一月九日（農曆九月二十六日）生於浙江省

崇德縣石門灣（今桐鄉縣石門灣），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文藝家。他在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求學

時，從出家前的弘一大師（李叔同）習音樂、繪畫，與弘一大師有深厚的師生情誼，後拜弘

一大師為師，皈依佛教，成為佛教居士，法名  嬰行，從此與佛教結上不解之緣，其文藝創

作、人生觀都深受佛教思想影響，本文主要探究豐子愷的佛教思想，文中首先探討他與佛教

的因緣，其次逐次探討他的佛教思想，最後說明他佛教信仰歷程的變化，以瞭解豐氏一生與

佛教的密切關係及佛教思想對他生命的深遠影響。 

一、佛教因緣 

在探討豐子愷的佛教信仰時，有必要先瞭解當時的整體宗教環境與豐子愷皈依佛教的緣

起始末。自十九世紀中葉開始，中國社會面臨著極為巨大的時代變動，儒家傳統文化失去了

它至高無上的思想統治力量，佛教文化卻蔚然興起，在清末民初形成一股不可忽視的力量。

此時知識分子所面臨的已不僅僅是個人榮辱得失的問題，而是國家民族積弱貧困、遭遇外敵

侵略、救亡圖存的問題，故近代佛學亦產生不同於傳統佛學的改造，而表現在： 

(一)提倡佛教救世論，為失去信仰的中國尋找出路。十九世紀後半期與二十世紀初期佛教

救世論成為中國思想界熱門的話題，大乘佛教「利益眾生」、「慈悲為懷」的精神，被大力

發揚，晚清以來的居士佛學興起，強調佛學的入世性，促成佛學的入世轉向，思想家以佛學

發起信心，經世致用；政治家也力主改革佛教，貫通世法佛法，以佐天下，乃為佛學的一大

改造。 

(二)弘揚平等意識，號召推翻封建專制制度。儒家雖也有「仁愛」之說，然它經過了「禮」

的限制，而有親疏遠近的等差，而「眾生平等」卻一直是佛教思想的重要部分，此正與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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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相符合，故知識分子對佛教平等精神大加弘揚，並以此抨擊封建社

會尊卑上下的等級觀念。 

(三)發揚勇猛精進的宗教獻身精神，徹底改造社會，拯救人心。大乘佛學本有地藏菩薩「我

不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勇敢獻身精神，為佛教救度眾生脫離苦海、積極入世之一面，近代

以來，中國面臨重大危機，佛弟子也有處於末法時代之感，有識之士認識到要改造社會，必

先拯救人心，因此要徹底推翻不合理的社會制度，樹立勇猛精進改造社會的大無畏精神，必

須藉助佛教的無生、無我信念，去除國民貪生怕死、自私自利的心，如此方能一掃怯懦自保

的習氣，以徹底改造社會[註 1]。 

(四)面向人間，服務社會，利樂眾生，提倡「人間佛教」。正當愛國志士們發現佛教中的

積極因素，用以改造社會時，佛教界的僧侶也對佛教提出改革，他們配合社會發展趨勢、時

代思想潮流，提出佛學應當面向現實人間，絕不迴避社會的主張，尤以太虛大師的「人間佛

教」思想影響最大，他認為學佛者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其實就是人生問題，故佛教當以人為

本，關注人所生活的現實人間，故學佛不礙謀生，謀生不礙學佛，當要服務社會，替社會謀

福利[註 2]。太虛這一理論，帶動了佛教界舉辦慈善、教育、公益等事業。總而言之，近代中

國佛學的特色便在於造福眾生、利益國家社會，開啟了佛教勇猛精進、積極救世的入世方向。 

一個人生存在時代洪流中，很難不受到時代潮流的影響，清末民初佛教改革運動當對豐

子愷的宗教思想有所啟發，然更重要的是他本身的人格特質與人生經歷所造成的宗教啟信。

要談到豐子愷的宗教啟信，便須提及弘一大師，他是豐子愷藝術的啟蒙老師，也是他佛教的

皈依師父，是他所深深敬仰的人，其人生觀受到弘一大師深遠的影響。[註 3] 

弘一大師李叔同是豐子愷在浙一師時期的美術與音樂科老師，早在中學時期，他便對李

叔同的人品、學問極為傾心崇拜，加上兩人人格特質相近，使得他跟隨著弘一法師步入了宗

教之路，豐子愷曾在〈我與弘一大師〉一文中說： 

 

李先生的人格和學問，統制了我們的感情，折服了我們的心。他從來不罵人，從來不

責備人，態度謙恭，同出家後完全一樣；然而學生個個真心的怕他，真心的學習他，

真心的崇拜他，我便是其中一人。因為就人格講，他的當教師不為名利，為當教師而

當教師，用全副精力去當教師。就學問講，他博學多能，其國文比國文先生更高，其

英文比英文先生更高，其歷史比歷史先生更高，其常識比博物先生更富，又是書法金

石的專家，中國話劇的鼻祖。他不是只能教圖畫音樂，他是拿許多別的學問為背景而

教他的圖畫音樂。夏丏尊先生曾經說：「李先生的教師，是有後光的。」像佛菩薩那

樣有後光，怎不叫人崇拜呢？而我的崇拜他，更甚於他人。大約是我的氣質與李先生

有一點相似，凡他所歡喜的，我都歡喜。[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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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性格氣質來看，豐子愷和李叔同的確有不少相契之處，他們都熱愛藝術，對繪畫、書法、

音樂、金石等都有所專擅，且重視人格的修養，對人世的無常變遷也有深刻的體悟，並熱衷

於追求心靈境界的提昇。[註 5] 

一九二六年秋後，豐子愷特請弘一法師為其居宅命名，法師請他在小方紙上寫許多自己

喜歡而又可以互相搭配的字，然後揉成團，撒在釋迦牟尼佛畫像前，隨意抓取，結果兩次都

抓取了「緣」字，於是將寓所定名為「緣緣堂」，豐子愷立即請弘一法師寫了一副橫匾，裝

裱後掛在寓所內。然此時的房子十分簡陋，既無「堂」，亦無「廳」，就豐子愷的說法，這

只是「緣緣堂」「靈」的存在，然這個「靈」始終跟著他，他遷居到哪裡，哪裡就成為「緣

緣堂」的魂所，可見他是非常喜歡這個堂名的，直至一九三三年春天，他在家鄉石門灣自行

設計造了新居，才算正式給「緣緣堂」賦了形[註 6]，這就是「緣緣堂」的由來。[註 7] 

一九二七年深秋，弘一法師到豐子愷家裡住了一個月，在這一個月中兩人朝夕相處，每

天傍晚，豐子愷總要在蒼茫暮色中陪弘一法師談話，親炙教誨，「一直談到窗外的灰色的天

空襯出他的全黑的胸像的時候」[註 8]方才退出。豐子愷原本就是弘一法師的得意門生，他早

受到弘一法師人格的感染，如今與法師晨夕一堂，受法師德行之光的薰沐，讓他發願要拜弘

一法師為師，皈依佛教，成為佛教居士。時間是一九二七年農曆九月二十六日，弘一法師為

其取法名「嬰行」[註 9]，在這兩三年中，由於豐子愷與弘一大師的交往頻繁，許多人想跟弘

一法師見面，大凡也都經由豐子愷加以安排，[註 10]豐子愷對弘一法師畢恭畢敬，而且極力仿

造法師的行事作為，如：法師穿布衣，豐子愷也開始穿布衣；法師常無言靜思，豐子愷也變

得少言語……別人都將其視為弘一法師的影子，一時被上海文化界傳為美談。[註 11] 

弘一法師住在豐子愷家的這一個月，他們還醞釀了編繪《護生畫集》的計畫。《護生畫

集》第一冊出版於一九二九年二月，由豐子愷作畫、弘一法師配詩文，開明書局出版。抗戰

期間，豐子愷在逃難之中又繪成《續護生畫集》六十幅，並寄往泉州，請弘一法師配文。弘

一法師遂寫信給豐氏曰：「朽人七十歲時，請仁者做護生畫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歲時，

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歲時，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歲時，作第六集，共百幅。護生

畫集於此圓滿。」[註 12]子愷在給弘一法師的覆信中表示：「世壽所許，定當遵矚。」後弘一

法師於一九四二年十月十三日（農曆九月初四）圓寂於泉州，享年六十三歲。豐子愷接到法

師生西的電報時，正在貴州遵義的寓樓中整理行裝，全家欲遷到重慶去，他坐在窗下沈默了

幾十分鐘，然後發願替弘一法師畫像一百尊，分寄各省信仰他的人，勒石立碑，以垂永久，

而沒有立即寫文悼念或發起任何追悼大會，他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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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師是我的老師，而且是我生平最崇拜的人。如此說來，我豈不太冷淡了嗎？但

我自以為不。我敬愛弘一法師，我希望他在這世間久住。但我確定弘一法師必有死的

一日。因為他是「人」，不過死的時日遲早不得而知。我時時刻刻防他死，同時時刻

刻防我自己死一樣。他的死是我意中事，並不出於意料之外。所以我接到他的死的電

告，並不驚惶，並不慟哭。老實說，我的驚惶與慟哭，在確定他必有死的一日之前早

已在心中默默地做過了。……我自己覺得，為他畫像的時候，我的心最虔誠，我的情

最熱烈，遠在驚惶慟哭及發起追悼會、出版紀念刊物之上。[註 13] 

 

師生深厚情誼躍然紙上，亦可見豐子愷對弘一大師的崇慕景仰之情實為深厚。 

基於與弘一法師深厚的情誼，與弘一法師的人格感化，佛教的啟信深入了豐子愷心中，

他自皈依佛教以來，亦與佛教界往來不斷，除了經弘一法師介紹與廣洽法師結成方外之友外，

也曾與弘一法師一起拜訪印光大師，此外他亦曾拜訪太虛大師，並稱譽太虛大師為「正信、

慈悲而又勇猛精進的，真正的和尚」[註 14]，晚年亦完成了《大乘起信論新釋》一書的翻譯、

《護生畫集》的創作，與佛教的因緣可謂深厚，他在給廣洽法師的書信中曾言：「弟自幼受

弘一大師指示，對佛法信仰極深，至老不能變心。」[註 15]可見佛教思想已成為其欲解決人生

根本問題的道路之一，而對豐子愷生命風貌產生深遠的影響力。 

二、佛教思想 

(一)緣起論 

上述針對近代佛教興盛背景與豐子愷的佛教因緣做一簡要探討，然就豐子愷本身個性而

言，對生命、世間無常之苦的深刻感受，應是其趨向宗教的重要心裡因素。其在〈無常之慟〉

一文中言： 

 

無常之慟大概是宗教啟信的出發點吧！一切慷慨的，忍苦的，慈悲的，捨身的，宗教

的行為，皆建築在這點心上。故佛教的要旨，被包括在這個十六字偈內：「諸行無常，

是生滅法。生滅滅已，涅槃寂靜。」[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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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子愷認為無常之慟是宗教啟信的出發點，因為深感無常之苦，便想在變動無常的人世中找

尋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因而啟發對宗教的虔信。故豐子愷宗教的啟信當與其深刻體認無常之

慟有關。 

佛教的「緣起論」，認為一切事物皆因緣和合而成，萬物並沒有自己存在的真實性、獨

立性，因而是無自性的，並沒有永恒存在的實體。此對豐子愷有深遠的影響，他在致夏宗禹

的書信上曾說： 

 

我始終相信「緣」的神秘，所以堂也取名「緣緣」。人生的事是複雜的，便是因為「緣」

神秘之故。速成未必可喜，磨折未必可悲，也是因為有「緣」在當間活動之故。[註 17] 

 

並認為： 

 

其實旨意與計畫，都是虛空的，自騙自擾的，實際於人生有什麼利益呢？只贏得世故

塵勞，做弄幾番歡愁的感情，增加心頭的創痕罷了！[註 18] 

 

一切事物皆隨因緣而遷變，所有的人為造作皆是虛妄的，仍會隨無常而消逝。故豐子愷常以

《楞嚴經》經文──「十方虛空在汝心中，猶如白雲點太清裡：況諸世界在虛空耶」[註 19]

自警！瞭解了萬事萬物既是因緣而起，因緣而滅，緣起緣滅、遷流不斷，而成為不斷變化流

動的無常之流，因此，人生的生老病死、萬物的生住異滅、世間的時序流轉乃至宇宙的成住

壞空，都是無常的顯現。無常乃為宇宙間顛撲不破的真象，而這正是「無常即是常」的真義，

此乃豐子愷遭喪母之慟，落入無常的火宅當中，十分頹唐之際，馬一浮為其開導的話，將其

從無常的火宅中救出。故我們可知：佛教緣起性空的道理是豐子愷化除無常苦的解脫之道，

亦樹立起他「人的一切生活，都可說是宗教的」[註 20]的信念。 

然由上所言，似乎覺得豐子愷只將人生際遇歸因於因緣的安排，而忽略了人的主體創造

性，實際上並非如此。在〈晨夢〉一文中，他感嘆生命無常、人生如夢之際，又警醒人們不

要只為了人生飽暖的愉快、戀愛的甘美、結婚的幸福、爵祿富厚的榮耀而流連忘返，得過且

過，提不起窮究人生根本的勇氣，而要去探尋人生的要義與「真我」的所在。[註 21]可見他是

要人看清人生的真象，瞭解人生命中所執著的多為隨因緣流轉而變化無常的事物，如此才不

會因執著實有而飽受無常之苦，並進一步不為世俗所惑，而去找尋本自具足、不生不滅的真



《普門學報》第 25 期 / 2005 年 1 月                                               第 6 頁，共 24 頁 

論文 / 論豐子愷的佛教思想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如本心。能知「緣」隨「緣」，便不執著強求，便能在困境中保有從容與超越。豐子愷的個

性從年少時的多愁善感轉變到「臨事鎮定，不頹喪，不失望」[註 22]的平靜，甚至抗戰逃難時，

率老幼十餘人飄零數千里，「非但不曾發愁，而且每天飲酒取樂，以慰老幼」[註 23]的豁達開

朗，不得不說其中深受佛教「緣起論」的影響。 

(二)生死觀 

因為人生無常，有生必有死，故必得面對生死問題，豐子愷對於生死的看法，可見於〈秋〉

及〈阿難〉等文。〈秋〉一文敘述了豐子愷對於「三十」這個年歲的到來，在心境上所起的

微妙變化，以往的他喜歡春天的蓬勃生氣，甚至想要留住春的腳步，對於秋天毫無感覺，心

中完全沒有它的位置，然過了而立之年後，他的心境也變成了秋天，為秋的風光所吸引，而

對春的一切感到厭惡： 

 

自從我的年齡告了立秋以後，兩年來的心境完全轉了一個方向，也變成秋天了。然而

情形與前不同：並不是在秋日感到像昔日的狂喜與焦灼。我只覺得一到秋天，自己的

心境便十分調和。非但沒有那種狂喜與焦灼，且常常被秋風秋雨秋色秋光所吸引而融

化在秋中，暫時失卻了自己的所在。而對於春，又並非像昔日對於秋的無感覺。我現

在對於春非常厭惡。每當萬象回春的時候，看到群花的鬥豔，蜂蝶的擾攘，以及草木

昆蟲等到處爭先恐後地滋生繁殖的狀態，我覺得天地間的凡庸，貪婪，無恥與愚癡，

無過於此了！[註 24] 

 

此乃因為他已迎送了三十幾次的春來春去，對於花事早已看得厭倦，感覺已經麻木，熱情已

經冷卻了，且認為天地萬物沒有一件能逃得出榮枯，盛衰生滅，有無之理，傷春惜花也只是

徒勞無功罷了！因此，豐子愷提出他對死亡的體感，他說： 

 

假如要我對於世間的生榮死滅費一點詞，我覺得生榮不足道，而寧願歡喜讚歎一切的

死滅。對於前者的貪婪，愚昧與怯弱，後者的態度何等謙遜，悟達，而偉大！我對於

春與秋的捨取，也是為了這一點……。我的年齡告了立秋以後，心境中所起的最特殊

的狀態便是這對於「死」的體感。以前我的思慮真疏淺！以為春可以常在人間，人可

以永在青年，竟完全沒有想到死。又以為人生的意義只在於生，而我的一生最有意義，

似乎我是不會死的。直到現在，仗了秋的慈光的鑒照，死的靈氣鍾育，才知道生的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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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悲歡，是天地間反覆過億萬次的老調，又何足珍惜？我但求此生平安的度送與脫出

而已。猶之罹了瘋狂的人，病中的顛倒迷離何足計較？但求其去病而已。[註 25] 

 

這段話常是評論者認為豐子愷散文中悲觀的一面，並認為此是受佛教悲觀、虛無人生觀的影

響，而只看到趨向死亡的一面，而不承認新生的一面[註 26]。然是否真是如此？暢廣元先生在

《中國文學的人文精神》一書中說：「死亡對人生來說，不僅是個事實。而是一種意識，不

僅是未來某個時刻的一種價值，而是籠罩在整個生命之上的意識，它對生命來說是一種反思，

一種意義，一種價值。伽達默爾寫道：『人之所以為人的特徵在於他能構想和思考那些超越

自身在世生存的東西，即想到死。』由此，死就成了生的確認，人之存在靠人之終會不存在

來自覺，積極的人生得由消極的死亡來激活。」[註 27]看到生榮之後的死滅，看到人生的無常

而不執著世間，所展現出的是生命意義的追尋。正如暢廣元先生所說：「人的這種根本有限

性使人追求一種比生命更長久的東西，即追求不朽。這種追求同時也是對生命意義的追求。

人必須要給自己短暫的一生樹立價值，他必須要選擇，這種選擇就是對價值人生的選擇。」

[註 28] 

大乘佛學從緣起論出發，認為人的生命是種種物質和精神要素組合而成，皆隨因緣聚散

生滅，沒有一個獨立的實體，生命處於不斷變化發展中，表現為生生死死，然生命之能是永

恒的，它使具體的生命從一個形態轉換為另一種形態，由此構成生生死死的生命之流，並且

反覆循環，生死流轉不已，死亡在整個宇宙生命中並不具有最終的性質，故人必須通過對宇

宙生命本身的覺悟，去克服和欲望相通的個人自我[註 29]，正如鈴木大拙所說：「生死的意義

和個體觀念緊緊的交織在一起，如果沒有個體，生與死就會被看作是過眼雲煙。因為有了人

的個體觀念，才有了人的生死觀點。在這個角度上，可以說沒有個體也便沒有生死。自我是

個體觀點的核心。」[註 30]破除對個體自我的執著，正是佛學的去我執，因為堅守我執，就會

把生死的大海鎖死在自我的天地裡，破除我執便能使宇宙的一切生命與自我相調和，回歸宇

宙生命的大我，張揚出生命的無限。 

此外，佛教的生死觀亦賦予人無畏的勇氣以面對生死挑戰，使人能以無懼的精神來面對

生死。死亡不再是令人恐懼的未知，在永不停息的宇宙生命之流中不斷輪迴，生死交替，故

生死不二，無非是宇宙生命之流的表現，這種生死無懼的精神我們可由很多大修行人身上看

到，他們在面臨死亡時，沒有留戀人間不捨的痛苦，也沒有驚慌恐懼，而能夠從容不迫，生

死自主，表現出生死曠達的精神。由此，佛教教導人超越生命無常的層次，而把關注的焦點

轉移到如何在生生死死的人生中發揮人的意志和能力去改變輪迴的命運，進而悟到不生不滅

的佛性。池田大作說：「此所謂『無常』被賦予了新的意義：它是自發的和能動的，是不斷

生成和流動的；這就是生命的實相，具體到我們的人生來說，應該堅決拋棄觀念上的僵化和

獨斷。正因為現象是『無常』的，人的主體性和自由生命的發揚才是可能的。」[註 31]因此，

更顯出生命的可貴，因為人現在的行為決定了未來的生命存在，唯有破除無常煩惱的假我，



《普門學報》第 25 期 / 2005 年 1 月                                               第 8 頁，共 24 頁 

論文 / 論豐子愷的佛教思想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認識清淨無染、真實永恒的真我（心的本來面目），才能達到永恒的祥和自在。這也正是豐

子愷在〈晨夢〉一文中所說的：「不要忘記了這個『真我』，而沈酣於虛幻的夢中！我們要

在夢中曉得自己做夢，而常常找尋這個『真我』的所在」[註 32]之意！ 

可見佛教的生死觀並非是消極虛無的，存在著深刻探尋生命永恒價值的積極意義。這樣

的生死觀，在豐子愷面臨生死問題時，的確為他帶來更豁達自在的面對態度。他在為自己小

產夭折的孩子所寫的〈阿難〉一文中，一方面感嘆：「阿難！一跳是你的一生！你的一生何

其草草？你的壽命何其短暫？我與你的父子情緣何其淺薄呢？」[註 33]一方面讚歎阿難完全天

真明淨的生命，而不受世智塵勞的染污，不像自己在世俗染污中，逐漸喪失本真的天性，最

後他說： 

 

宇宙人生的生滅，猶如大海中的波濤的起伏。大波小波，無非海的變幻，無不歸元於

海，世間一切現象，皆是宇宙大生命的顯示。阿難！你我的情緣並不淡薄，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無所謂的你我了。[註 34] 

 

生生死死只不過宇宙生命之流、無限生命的一個過程，人事物的生滅如起伏的波濤，動盪不

已，然波濤仍是海的一部分，終將歸元於大海，泯除了人我之別，回歸宇宙的生命之流，動

盪亦將歸於平靜祥和。中國傳統人文精神強調「未知生焉知死」，死亡及死後的一切往往存

而不論，而強調在生前立言、立德、立功中求得不朽的存在，當死亡造成生命斷然終止時，

便無寄託之處，成為斷滅。故在傳統中國悼亡文學中充滿了對亡者的深刻思念與悲傷，如：

袁枚的〈祭妹文〉中寫道：「除吾死外，當無見期；吾不知何日死，可以見汝；而死後之有

知無知，與得見不得見，又率難明也。然則，報此無涯之憾，天乎，人乎，而竟已乎！」文

中充滿痛苦思念，卻找不到寄託之處，這是對死者的悲悼，也是對生者的悲悼，然在〈阿難〉

這一篇悼亡文章中，我們看到的是豐子愷對死亡的豁達與對天真明淨本性的肯定。 

此外，在致班侯的書信中他也寫道：「弟流亡中曾在某文中言：『我入中年後，已隨時

隨地預備身死。逃難以來，此心更堅。故在逃難中，只感煩勞，卻不覺悲懼。』弟於佛法所

得，只此一點而已。」[註 35]在此書信中，他亦提到自己對弘一大師絕筆「悲欣交集」一語的

看法： 

 

與娑婆世界離別是悲，往生西方是欣。山川草木，宮室樓台，尊榮富貴，乃至親朋骨

肉，在佛教徒視之，如曇花一現，皆幻象也；皆夢境也。夢中離別，亦有悲情。然若



《普門學報》第 25 期 / 2005 年 1 月                                               第 9 頁，共 24 頁 

論文 / 論豐子愷的佛教思想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知是夢（即拙作《緣緣堂隨筆》中之〈晨夢〉），則雖有悲情，乃是假悲，非真悲也。

「假悲」二字，易被淺見者視為不道德，則宜改稱為「幻悲」，「虛空的悲」。蓋與

極短暫之幻象別離，本不足悲也，欣是真欣。涅槃入寂，往生西方，成就正覺，豈非

最可欣之事？故弟以為悲欣交集四字，最簡且明。佛子往生時說此四字，實最為恰當，

最為得體。[註 36] 

 

這正說明了佛教生死觀對豐子愷的深刻影響，使得豐子愷看到死亡的意義，看清此生的無常

虛妄，從中超脫出來，找尋生命永恒的意義，更豁達的面對生死，面對自我的生命。 

(三)悲智雙運 

豐子愷是信仰佛教的作家，他常在作品中談到自己對佛性的強烈體驗，並將佛法與自己

的人格、人生處世相結合在一起，對佛教的態度顯然是情感的體驗，然另一方面他對佛教的

信仰亦充滿了智信的理解。他摒除了歷史上各宗各派對佛義的解釋，直接用自己的心靈去和

佛陀的根本精神對話，去體會佛陀物我一體、廣大慈悲之心與緣起性空的智慧，在他看來，

信佛的目的便是「明白人生根本意義與培養崇高的人格」，故他認為弘一法師的出家是「滿

足了『物質欲』還不夠，滿足了『精神欲』還不夠，必須探究人生的究竟」[註 37]，是「真正

做和尚」、是「行大丈夫事」的。 

他亦認為佛法使人看透世間的無常，更懂得無私利他，是積極、崇高的。他說： 

 

人生一切是無常的！能夠看透這個「無常」，人便可以拋卻「我私我利」的妄念，而

安心立命地、心無罣礙地、勇猛精進地做個好人。所以佛法決不是消極的！所以佛法

是最崇高的！[註 38] 

 

因為人生一切無常，便無須執著，為自己的利益汲汲營營，反倒當勇猛精進的行善立德，使

此生更有意義。我們可看到豐子愷早期對無常的悲慟，在此已化為更積極行善立德的動力，

無常促使人瞭解生命的有限，賦予人對生命更崇高的追求。 

由於這種看法，豐子愷自己雖然素食，然認為「吃素吃葷真是小事，無關大體」[註 39]，

他不斤斤計較於此末節，認為真正信佛非是要向佛菩薩求福祐，在〈佛無靈〉一文中，他便

對信佛求利的人提出抨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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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佛為求人生幸福，我絕不反對。但是，只求自己一人一家的幸福而不顧他人，我瞧

他不起。得了些小便宜就津津樂道，引為佛祐；（抗戰期間靠念佛而得平安逃難者，

時有所聞）受了些小損失就怨天尤人，嘆「佛無靈」，真是「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他們平日都吃素、放生、念佛、誦經。但他們的吃一天素，希望比吃十天魚肉更大的

報酬。他們放一條蛇，希望活一百歲。他們念佛誦經，希望個個字變成金錢。……這

完全是同佛做買賣，靠佛圖利，吃佛飯，這真是所謂「群居終日，言不及義，好行小

惠，難矣哉」！[註 40] 

 

此外，執著小體，本末倒置者也引起他的批評： 

 

淺見的人，執著小體，斤斤計較：洋蠟燭用獸脂做，故不宜點；貓要吃老鼠，故不宜

養；沒有雄雞交合而生的蛋可以吃得。……這樣地鑽進牛角尖裡去，真是可笑。若不

顧小失大，能以愛物之心愛人，原也無妨，……但這些人往往自私自利，有我無人；

又往往以此做買賣，以此圖利，靠此吃飯，褻瀆佛法，非常可惡。……上述這些人，

對物則憬憬愛惜，對人間痛癢無關，已經是循流忘源，見小失大，本末顛倒的了。

[註 41] 

 

信佛當是學習佛陀的慈悲與智慧，如果只是自私自利，求取個人的幸福，不顧別人，或執著

小體，對物則憬憬愛惜，對人間痛癢無關，就違反佛陀慈悲的本義了，上述兩種人，豐子愷

認為不應該稱為佛教徒，而稱其為「反佛徒」，他把自己的信佛與這些信佛求利的人嚴格區

分開來，可見其對佛教智信與慈悲的強調。 

豐子愷反對信佛求利、執著小體本末倒置的作法，他認為： 

 

真是信佛，應該理解佛陀四大皆空之義，而摒除私利；應該體會佛陀的物我一體，廣

大慈悲之心，而護愛群生。至少也應知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道。[註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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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豐子愷認為真正的信佛絕不是為了自我的私利，而是慈悲與智慧的培養。要瞭解世間一

切事物終歸無常，而能不執著、不眷戀，從塵勞中跳脫出來；也要瞭解佛陀物我平等的慈悲

心，進而仁民愛物，利益群生，才是真正的信佛者。 

佛教亦強調個人的修持，要人自我覺照，滅除妄想煩惱，恢復本具的真如智慧，這種自

我覺照的智慧，常使豐子愷化身為兩人，「其一人做了這社會裡的一份子，體驗著現實生活

的辛味；另一人遠遠地站出來，從旁觀察這些狀態，看到了可驚可喜可悲可嘻的種種世間相」

[註 43]。即使在溫馨的天倫之樂中，他也時常兼具演員、觀眾雙重角色。豐子愷寓居上海時，

每天下班回家，妻子總牽著兒女在弄堂門口等著，他在〈談自己的畫〉一文中寫到這段經過： 

 

兩歲的瞻瞻坐在他母親的臂上，口裡唱著「爸爸還不來！爸爸還不來」！六歲的阿寶

拉住了他娘的衣裾，在下面同他合唱，瞻瞻在馬路上擾攘往來的人群中認到帶著一疊

書和一包食物回家的我時，突然歡呼舞蹈起來，幾乎使他母親的手臂撐不住。阿寶陪

著他在下面跳舞，也幾乎撕破了他母親衣裾。他們的母親呢，笑著喝罵他們。當這時

候，我覺得自己立刻化身為兩人。其一人做了他們的父親或丈夫，體驗著小別重逢時

的家庭團圓之樂；另一個人呢，遠遠地站了出來，從旁觀察這一幕悲歡離合的活劇，

看到一種可喜又可悲的世間相。[註 44] 

 

妻子倚門等待的期盼之情與孩子們盼望父親下班歸來的焦急之樣、見到父親時的歡樂雀躍之

樣，充分表現出家人間溫馨、深摯的情感。在體驗著溫馨的天倫之樂時，豐子愷並未忘記自

我的觀照，另一觀照的自我使他抽離出當時的情境，勘破世間悲歡離合的幻相。 

在〈車廂社會〉一文描述了他乘火車時三種不同的心境。初乘火車時感到新奇而有趣，

老乘火車時覺得沈悶和厭惡，前兩個時期不管是快樂或痛苦，都是置身於「車廂社會」中，

沈溺其中所得的感受，後一時期則是身體坐在車廂中，心卻超然於「車廂社會」之外，超越

了現實生活的樂與苦，而觀照「車廂社會」裡的眾生相了。[註 45]作為社會的一份子體驗著現

實生活辛味的那個自我，是充滿執著與煩惱的，那個遠遠地站出來從旁觀察人生悲喜劇的那

個自我則包含了智慧與悟性。譚桂林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佛學》一書中說： 

 

用精神自我觀照、嘲諷、警醒容易迷失於慾望和貪念的肉體自我，這種處事態度與佛

教推崇的悲智雙運的人格境界是比較接近的。所謂的悲，就是慈悲為懷，所謂的智，

就是靈知的心，就是對人生無常、萬事皆空的洞明和徹悟。既不迴避現實，又要超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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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既要體會人生的滋味，又要勘破世間的幻象，這便是中國知識分子對悲智雙運

佛家人格的理解，也就是他們為何更為歡迎和容易接受大乘佛學的心理緣故。[註 46] 

 

悲智雙運是大乘佛教受到知識分子歡迎的主要因素，以慈悲之心處世，是知識分子心懷萬民、

悲憫人世的落實，以靈知之心洞察世間事物的無常虛妄，則是知識分子心靈提昇的修持。豐

子愷自我觀照的宗教心性和眼光，使他既生在人世中，對現實人生有著深刻的體驗和感受，

又超然世外，從另一角度冷靜觀察和深刻反思現實人生，他也就比一般人更清醒地看見現實

人生的真面目，而從世智塵勞中超脫出來，對日常生活、瑣碎事物的體會也比沈迷於世間喜

樂悲苦的世俗人來得深刻、明達多了，並對世俗社會中受壓迫的弱者有著深刻的同情。[註 47] 

(四)護生觀點 

佛教以慈悲為本，這種慈悲精神滲透在整個大乘佛教教義裡，《大智度論》說：「大慈

與一切眾生樂，大悲拔一切眾生苦；大慈以喜樂因緣與眾生，大悲以離苦因緣與眾生。」慈

是給眾生以快樂，悲是解除眾生的痛苦，要幫助眾生得到快樂，就應該把他們的快樂視同自

己的快樂；要幫助眾生解決痛苦，就應該把他們的痛苦視同自己的痛苦。這就是佛教提倡的

「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佛教慈悲觀強調利他與平等博愛，因為佛教認為一切眾生與人類

一樣同具佛性，一律平等，故佛教的愛不僅及於人類而且被及一切有生命的生物，大至禽獸，

小至微生物，而且依照六道輪迴轉生的說法，一切眾生無始劫以來，在生死輪轉中，都曾經

做過我們的親眷，如《入楞伽經》云「我觀眾生輪迴六道，同在生死，共相生育，迭為父母

兄弟姊妹，若男若女，中表內外，六親眷屬」，而產生佛教不殺生，進而救生護生，尊重生

命的慈悲護生觀。 

豐子愷曾作六集護生畫，在散文中也屢提及他的護生觀，可見護生實是其重要的佛教思

想。他在一九二七年寫的〈憶兒時〉一文中，一面記述童年時在暮春養蠶、中秋吃蟹及與同

伴釣魚等的樂趣，同時也為這些殺虐生靈的樂事表示深切的懺悔之意： 

 

養蠶做絲，在生計上原是幸福的，然其本身是數萬的生靈的殺虐！《西青散記》裡面

有兩句仙人的詩句：「自織藕絲衫子嫩，可憐辛苦赦春蠶。」安得人間也發明織藕絲

的絲車，而盡赦盡天下的春蠶的性命！……我的黃金時代很短，可懷念的又只有這三

件事。不幸而都是殺生取樂，都使我永遠懺悔。[註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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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文字表現了豐子愷戒殺懺悔的宗教情懷，在佛法的薰陶下，他將他的關懷擴及到所有有

情眾生，期盼人間能發明織藕絲的絲車，赦盡所有春蠶的生命，表現出他對萬物生靈的慈悲

之心。 

在護生畫創作方面，由豐子愷作畫，弘一大師作詩並書寫的《護生畫》第一集，共繪護

生畫五十幅，乃為慶賀弘一大師五十歲壽辰所做，於一九二八年年底編輯完成，一九二九年

二月交開明書局出版。這一集的《護生畫》側重在戒殺、懺悔，畫集中所表現的多是生靈遭

受人類傷害的場面，其中有些畫描寫人們為了滿足自己的食欲，毫無限制的殺豬宰羊，殘害

生靈，如：〈倘使羊識字〉、〈喜慶的代價〉、〈乞命〉等，有些畫描述了獵人無情地殘殺

動物，如：〈訣別知音〉、〈暗殺〉等；有些畫則描述兒戲中殘害生靈的情景，如：〈兒戲

其一〉、〈兒戲其二〉等，無不令人怵目驚心。與畫相配的詩主要是勸人慈悲行善，如：〈乞

命〉一圖的詩云：「吾不忍其觳觫，無罪而就死地，普勸諸仁者，同發慈悲意。」可見此時

期豐子愷的護生思想主要在對生靈的戒殺與對殺戮的懺悔。 

直到抗戰前幾年（一九三四年至一九三六年左右），他寫的〈放生〉、〈蜜蜂〉、〈蟹〉

等文，都表現了對生靈不忍殺害進而放生，所帶來的歡喜之情，又如：〈蝌蚪〉一文，豐子

愷想起了他遺忘在上海小旅館裡的四隻小蝌蚪，悵然地說： 

 

他們指望著生長，發展，變成了青蛙而在大草原的懷中唱歌跳舞。……如今把它們關

在這商業大都市的中央，石頭的旁邊，鋼筋建築的樓上，水門汀砌的房籠內，瓷製的

小茶杯裡，……都是不適合於它們的生活，而足以致它們死命的東西。世間的淒涼、

殘酷和悲慘，無過於此。這是苦悶的象徵，這象徵著某種生活之下的人的靈魂。假如

有誰來報告我這四只蝌蚪的確還存在於那旅館中，為了象徵的意義，我準擬立刻動身，

專赴那旅館中去救它們出來，放乎青草池塘中。[註 49] 

 

在城市旅館中的蝌蚪象徵著生活在苦難中的人的靈魂，豐子愷想去救出這幾隻蝌蚪，讓它們

能回歸自由與快樂。表現出他對苦難民眾深刻的同情、救助之心。此時，他的關注對象已漸

由所有的眾生，而轉向對人的關注。 

〈清晨〉一文則描述他和孩子一起觀賞螞蟻搬糧食的情形，一染匠司務差點踏到螞蟻，

幸好沒踏到，而自己大喊「還好還好，險險乎」，豐子愷認為這是人性中最可貴的「同情」

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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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殺螞蟻，既不犯法，又不費力，更無人來替它們報仇，然而看了它們的求生的天

性，奮鬥團結的精神，和努力掙扎的苦心，誰能不起同情之心，而對於眼前的小動物

加以愛護呢？我們並不要禁殺螞蟻，我們並不想繁殖螞蟻的種族。但是，倘有看了上

述的狀態，而能無端地故意地殲滅它們的人，其人定是喪心病狂之流，失卻了人性的

東西。我們所惜的並非是螞蟻的生命，而是人類的同情心。[註 50] 

 

此時豐子愷的護生觀已由愛護生靈的生命，轉而關注人類的同情心的培養，因為缺乏了同情

心，而將殘忍心擴而充之，「倘使做了支配者，其殺人亦復如是」[註 51]！此「護生」即是「護

心」的護生觀，在一九三七年抗戰爆發後，更得到進一步的深化。 

一九三七年抗戰爆發後，全國齊心抗戰殺敵之際，豐子愷的《護生畫集》引起許多人的

質疑，就有人告訴豐子愷說：「曹聚仁說你的《護生畫集》可以燒毀了！」[註 52]也有人有種

種非難，有人說：「今恩足於及禽獸，而功不至於百姓者，獨何歟？」也有人說：「用顯微

鏡看，一滴水裡有無數小蟲，護生不能徹底。」亦有人說：「供養蒼蠅，讓它們傳染虎列拉

（霍亂）嗎？」[註 53]對此，豐子愷提出辯駁： 

 

「護生」就是「護心」。愛護生靈，勸戒殘殺，可以涵養人心的「仁愛」，可以誘致

世界的「和平」。故我們所愛護的其實不是禽獸魚蟲的本身（小節），而是自己的心

（大體）。換言之，救護生靈是手段，倡導仁愛和平是目的。再換言之，護生是「事」，

護心是「理」。……無端有意踏殺一群螞蟻，不可！不是愛惜幾個螞蟻，是恐怕殘忍

成性，將來會用飛機載了重磅炸彈而無端有意去轟炸無辜的平民！……我以為軍人也

可分為兩種：為和平而奮鬥，為人道而抗戰，以戰非戰，以殺止殺的，稱為「戰士」。

撫劍疾視，好勇鬥狠，以力服人，以暴制暴的，稱為「戰匠」，是應該服上刑的。現

今世界侵略國的軍人，大都是戰匠，或被強迫為戰匠。世界和平，人類幸福，都被這

班人所破壞，真是該死！所以我們這次為和平而奮鬥，為人道而抗爭，我以為是現世

最神聖的事業。這抗戰可為世界人類造福。這一怒可安天下之民。[註 54] 

 

豐子愷認為護生即是護心，即是培養人仁愛和平之心，斷絕人好戰爭鬥的暴戾之氣，以促進

世界的和平安樂。抗戰時，豐子愷已將「護生之旨」與「抗戰之意」聯繫了起來，故對於殘

暴的侵略者，他憤怒地喊出「為和平而奮鬥」、「為人道而抗爭」、「以殺止殺」、「以仁

抗暴」的呼聲。 



《普門學報》第 25 期 / 2005 年 1 月                                               第 15 頁，共 24 頁 

論文 / 論豐子愷的佛教思想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創作於抗戰期間（一九三九年）的《續護生畫集》（即《護生畫集》第二集），正如夏

丏尊先生在序言中所述：「至其內容旨趣，前後更大有不同。初集取境，多有令人觸目驚心

不忍卒賭者。續集則一掃悽慘罪過之場面。所表現者，皆萬物自得之趣與彼我之感應同情，

開卷詩趣盎然。」[註 55]《續護生畫集》側重在歌頌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如：〈中秋同樂會〉、

〈遠書〉、〈銜泥帶得落花歸〉等畫，在形式上注重詩趣美感，一種寧靜、安謐的情調洋溢

在筆墨之間，不同於第一集著重表現在戒殺、對殺戮的懺悔，第二集則集中表現人類主動的

護生行動，也含蓄地表達出豐子愷宣揚正義、呼籲和平的心願，而這也與豐子愷所強調的：

護生就是護心，須涵養人類仁愛和平的同情心相呼應。 

抗戰結束後，豐子愷的散文中雖較少有關護生方面的作品，然由其《護生畫集》中，我

們仍可看出其護生觀的變化，一九四九年創作的《護生畫集》第三集，豐子愷在自序中說： 

 

護生者，護心也（初集馬一浮先生序文中語）。去除殘忍心，長養慈悲心，然後拿此

心來待人處世。──這是護生的主要目的。……詳言之，護生是護自己的心，並不是

護動植物。再詳言之，殘殺動植物這種舉動，足以養成人的殘忍心，而把這殘忍心移

用於同人類。故護生實在是為人生，不是為動植物。……因為我看重人，我的提倡護

生，不是為了看重動物的性命，而是為了看重人的性命。假如動物毫無苦痛而死，人

吃它的三淨肉，其實並不殘忍，並不妨害慈悲。……「眾生平等，皆具佛性」，在嚴

肅的佛法理論說來，我們這種偏重人的思想，是不精深的，是淺薄的，這點我明白。

[註 56] 

 

《護生畫集》第三集正如豐子愷所言延續著其「護生即是護心」的護生觀，而更側重於勸人

為善，弘揚人道主義精神。 

創作於一九六○年的第四集則側重於動物的知恩圖報，一九六五年作的第五集則強調憐

物之心，豐子愷在〈護生畫第四集後記〉中說：「予於校閱稿樣之夜，夢見千禽百獸，拜舞

其前。足證生死之事，感人最深。普勸世人，勿貪口腹之欲而妄行殺戮。」[註 57]此時豐子愷

的護生觀又從人道主義擴充到對動植物生靈的護衛。而創作於一九七三年文革陰霾籠罩下的

《護生畫》第六集，著重描繪動物與動物、動物與人類之間的救贖與報答、關懷和同情，而

突顯了人和動物情感的忠貞不渝及對動物真情的推崇。豐子愷幾十年宣揚護生，以培養人的

仁愛和平心，然文革時卻讓他深刻感受到人心的險惡，對人心失望不已，反而古代流傳下來

的「義犬」、「義鴿」等故事，使他看到了真情真義，而從中找到了心靈的安慰，豐子愷對

動物的稱許、推崇正是其對當時社會是非不明、恩將仇報、相互批鬥等喪德行為的有力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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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戒殺到護衛人的同情心，再到強調人與動物情感的忠貞不渝，而推崇動物的真情，正

是豐子愷護生觀轉變的歷程。這樣的轉變當然與他所面臨的時代環境變遷有關，然變化當中

一直不變的便是他對培養仁愛和平的同情心的強調，對於時代環境種種國難民窮、天災人禍

之苦，他認為唯有仁愛和平、仁民愛物的心，才能使人相親相愛、和睦互助，進而轉悲苦人

世為祥和淨土。 

三、佛教信仰的轉化 

基於與弘一大師深厚的師生之情及皈依佛門成為居士的佛教因緣，豐子愷的人生哲學也

就受到他佛教信仰的深刻影響，二○年代，豐氏正處於初出校園、剛入社會，徬徨苦悶的青

年期，此時的他對人生根本問題充滿種種的疑惑，對於現世虛偽冷漠的社會充滿厭惡逃離之

情，對於世智塵勞的羈絆充滿無奈、欲超脫之心。佛教信仰提供他一條超脫現世之道，佛教

的緣起思想及生死觀，將世事的無常變化歸因於因緣的聚散離合，因緣有聚有散，有生有滅，

這是宇宙的必然真理，故事物的生住異滅、宇宙的成住壞空都是必然的法則，然在此生生滅

滅、循環不已之中，宇宙的生命之流，本具的真如之性卻是不生不滅的，由此豐子愷消解了

無常之苦，並對生死有更豁達的態度。這時期的他，出世意向最為濃厚，他視世間一切為虛

妄無常，期望找到超越時空的永恒價值。 

三○年代至抗戰前，由於人生閱歷的累積，與時代氛圍的變化，豐子愷已不再耽於永恒

世外理想的追求，而在佛教反觀自心的智慧影響下，形成「觀照自我」、「靜觀人世」的生

命態度，由此觀照的態度，使他與社會的虛偽冷漠、世智塵勞的羈絆，保持了距離，而不在

紛亂社會中迷失自己，然此時他已遷往石門灣鄉間的緣緣堂，看到鄉間平民辛苦窮困的生活，

開始關懷平民生活，入世意識漸濃厚，其護生觀亦逐漸轉化成人道關懷，佛教思想兼具「超

然靜觀」、「入世關懷」兩項特色。 

一九三七年對日抗戰開始，戰火迫使豐子愷結束了寧靜的書齋生活，踏上逃難之路，在

逃難過程中親自感受顛沛流離之苦、全民同仇敵愾的愛國情操與國家民族危亡圖存的處境，

使得他的入世精神更強化了，此時在佛教義理上，他所注重的是佛教積極入世的精神與仁愛

和平的人道關懷，他自己將這種偏重「人」的佛教思想稱為「不精深」、「淺薄」的佛教思

想，這樣的佛教思想與儒家思想有著更大的相同處。在這段時期中，他的散文裡出現了許多

對儒家仁政、和平、忠恕等思想的呼籲。如：在〈孫中山先生偉大〉一文中，他認為孫先生

的偉大乃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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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保衛國家，復興民族之外，必以促進世界大同為最後目標，可見他對於人類的愛，

沒有鄉土、國際的界限。凡是圓顱方趾的人，都是他所愛護的。此心與中國古聖賢的

「王道」，「仁政」相合，可謂偉大之極！[註 58]  

 

並引孟子的話說： 

 

域民，不以封疆之界。固國，不以山川之險。威天下，不以兵甲之利。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

所叛。故君子有不戰，戰必勝矣。[註 59] 

 

儒家的王道、仁政思想強調以德服人，反對武力討伐，在當時國際間戰火彌漫之際，主張仁

愛和平的儒家王道思想，更彌足珍貴。豐子愷在〈最後的勝利〉一文中亦敘述當時世界頗像

戰國時代，窮兵黷武，殘殺人命，大家都想用武力建國。然他認為：武力非建國之道，當如

孟子所言：「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驅矣。雖欲

無王，不可得已。」這些仁政道理雖歷久遠，卻是顛撲不破的，最後的勝利當屬於它。[註 60]

豐子愷對王道、仁政的呼籲，正是他對仁愛和平的大同世界之盼望。 

這樣注重現實、積極入世的思想在文革期間又有了重大變化。文革時期的他身心受到極

大的折磨，他在文革時期所寫的〈暫時脫離塵世〉一文中說： 

 

夏目漱石真是一個最像人的人，今世有許多人外貌是人，而實際很不像人，倒像一部

機器。這架機器裡裝滿著苦痛、憤怒、叫囂、哭泣等力量，隨時可以應用。即所謂「冰

炭滿懷抱」也。他們非但不覺得吃不消，並且認為應當如此，不，做機器理應如此。……

「暫時脫離塵世」是快適的，是安樂的，是營養的。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大家知

道是虛幻的，是烏托邦，但是大家喜歡一讀，就為了他能使人暫時脫離塵世。《山海

經》是荒唐的，然而頗有人喜歡讀。陶淵明讀後還詠了許多詩。這彷彿是白日做夢，

也可暫時脫離塵世。[註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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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見此時豐子愷內心中實充滿對塵世的厭惡之情，文革時種種批鬥、亂扣黑名等不平遭遇，

使當時許多被批鬥的人，受不了折磨而叫囂、哭泣、憤怒，乃至自殺，豐子愷卻選擇「暫時

脫離塵世」，因此我們可看到他此時期所畫的護生畫，大多是對古代義犬、義鴿等故事的歌

詠，由動物的真情真義中找到心靈的安慰。這正是受佛教追求解脫的出世思想影響。在佛家

看來，人生充滿生老病死等種種苦難，沒有永久的快樂，是一大苦海，一切皆因緣和合而成，

萬事無常，終將隨因緣而變化，所以是空，正如《八大人覺經》所云：「世間無常，國土危

脆，四大苦空，五陰無我；生滅變異，虛偽無主。」而要人超脫人世的名利、情愛、生死等

束縛，追求清淨永恒的本真自性。豐子愷的幼女豐一吟女士說，他父親確實信奉佛教，有出

世的世界觀，在大難臨頭時，全靠它的影響，能夠看穿一切，泰然自若。[註 62]可見文革時豐

子愷的佛教思想已由入世轉變出世，而期盼「暫時脫離塵世」。 

四、結論 

二○年代至三○年代期間，豐子愷對人生根本問題有許多疑惑，加上對世智塵勞羈絆、

社會虛偽冷漠深感苦痛，與弘一大師的佛法因緣使他接觸佛教，成為一個居士，在佛教哲學

中，他解除了對無常、生死等人生問題的疑惑。此時他的佛教思想是出世的，將關注的重心

放在人生根本問題的深思。三○年代在佛教反觀自心的智慧影響下，形成「觀照自我」、「靜

觀人世」的生命態度，使他與冷漠虛偽的社會與世智塵勞的羈絆拉開距離，依然保持自己的

本性，由於寓居鄉下，看到農村大眾的生活，也使他開始關心平民的生活，此時他已逐漸由

出世走向入世，並開始強調人道關懷。抗戰時，他的佛教思想更有重大改變，除了與抗戰結

合，強調「為和平而奮鬥」、「為人道而抗爭」外，並與儒家思想的人道關懷結合，大乘佛

教的利益眾生的菩薩行與儒家仁愛和平的思想相結合，成為積極入世的佛教思想。直到文革

時，豐子愷在現實痛苦環境中，他又走入了出世思想，以「暫時脫離塵世」達到心靈的慰藉。 

故豐子愷佛教思想的變化實與其生命境運有不可分割的關係，佛教超然解脫的出世思想

使他在塵世中不為塵世虛偽冷漠、世智塵勞所染，亦消除了他對人生根本問題的疑惑，也使

他在面對人生的風暴時有一心靈的避風港。而佛教慈悲利他的入世思想，則使他在面對時代

環境苦難時，積極入世，關心現實社會，盼以仁愛和平建立國家民族的美好未來，對其人生

實有深遠的影響。 

 

【註釋】 

[註 1] 如章太炎在《建立宗教論》一書中說：「非說無生則不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則不能去拜金心，非談平

等則不能去奴隸心，非示眾生皆佛則不能去退屈心，非舉三輪清淨則不能去德色心。」（引自胡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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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佛學與文學》，湖南：岳麓書社，一九九八年四月，第一二三頁）便是深知社會痼疾與民眾通病，而

提出的說法。 

[註 2] 同 [註 1] ，第一一二－一二七頁。 

[註 3] 豐子愷曾在〈我與弘一大師〉一文中提及：「弘一大師是我學藝術的老師，又是我信宗教的導師。我的

一生，受法師影響很大。」見豐陳寶、豐一吟編，《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二》（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

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年六月）第三九八頁。 

[註 4] 同 [註 3] ，第三九八－三九九頁。 

[註 5] 我們可從李叔同出家前所做的一些歌詞，看出其對世間虛妄無常的悲戚，如〈送別〉：「長亭外，古道

邊，芳草碧連天。晚風拂柳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零落；一壺濁酒盡餘歡，今

宵別夢寒。」〈悲秋〉：「西風乍起黃葉飄，日夕疏林梢。花事匆匆，夢影迢迢，零落憑誰弔。鏡裡朱

顏，愁邊白髮，光陰暗催人老。縱有千金，縱有千金，千金難買年少。」〈落花〉：「……春秋其代序

以遞嬗兮，俯念遲暮。榮枯不須臾，盛衰有常數！人生之浮華若朝露兮，泉壤興衰；朱華易消歇，青春

不再來」等，這與他後來慕道斷食，乃至皈依佛門出家，當有所關聯。見丘桑主編，《禪燈夢影──民

國奇才奇文李叔同卷》（北京：東方出版社，一九九八年六月）第十六、十九、二十三頁。 

[註 6] 以上「緣緣堂」命名的經過，參見〈告緣緣堂在天之靈〉，《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二》第五十六－五十

七頁。 

[註 7] 有關「緣緣堂」命名的時間，以往學界頗有爭議，豐華瞻的〈豐子愷年譜〉認為是一九二六年八月弘一

法師雲遊到上海時所命名，殷琦的〈關於豐子愷皈依佛教及緣緣堂命名時間〉一文則認為是一九二七年

（此文載於《香港文學》，一九八五年九月號），而大陸研究豐子愷的著名學者陳星則認為當是一九二

六年秋，弘一法師自江西回來返杭州以前，從豐子愷〈法味〉一文可見一九二六年八月弘一法師赴江西

經上海時並未在豐家住下，而〈告緣緣堂在天之靈〉一文又提到「緣緣堂」的命名情形，及命名時間為

中華民國十五年（一九二六），故此處採用陳星的看法。參見陳星，《君子之交──弘一大師、豐子愷、

夏丏尊、馬一浮交遊記實》（台北：讀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二○○○年八月）第一一二－一一五頁。 

[註 8] 見〈緣〉，《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一》第一五四頁。 

[註 9] 豐子愷皈依佛教的這一個月，馬一浮為《子愷畫集》再版所寫的題詞言：「吾友月臂大師（即弘一法師—

引者註）為予言豐君子愷之為人，心甚奇之。意老氏所謂專氣致柔復歸於嬰兒，子愷之於藝，豈其有得

於此邪？若佛五行中有嬰兒行，其旨深遠，又非老氏所幾。然藝之獨絕者往往超出情識之表，乃與嬰兒

為近。嬰兒任天而動，亦以妄想，緣氣尚淺，未與世俗接耳。」（同 [註 7] ，第一一六－一一七頁）《大

乘義章》卷十五載：「嬰兒行者有兩種：一者自利，二者利他。若論自利，以喻為名。行離分別，如彼

嬰兒，無所辨了，名嬰兒行。若論利他，從所化為名，如經中說，凡夫二乘始行菩薩如似嬰兒，化此嬰

兒，名嬰兒行。」而弘一法師當年在杭州虎跑寺實行斷食後，曾把名字改為「李嬰」，可見弘一法師為

豐子愷取法名為「嬰行」，是期望很大的，當有要他自利利他的意味。 

[註 10] 如葉聖陶〈兩法師〉一文中便曾提到經由豐子愷接引和李石岑等人在功德林會見弘一大師的情形。見余

涉編，《漫憶李叔同》（浙江：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八年八月）第四十九－五十六頁。 



《普門學報》第 25 期 / 2005 年 1 月                                               第 20 頁，共 24 頁 

論文 / 論豐子愷的佛教思想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註 11] 參見汪家明、于青編著，《豐子愷傳》（台北：世界書局，一九九六年七月）第五十頁。 

[註 12] 同 [註 7] ，第一二五頁。 

[註 13] 〈為青年說弘一大師〉，《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二》，第一四二－一四三頁。 

[註 14] 〈懷太虛法師〉，《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二》，第一九三頁。 

[註 15] 《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三》，第三五五－三五六頁。 

[註 16] 〈無常之慟〉，《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一》，第六一四頁。 

[註 17] 致夏宗禹書信，《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三》，第四○八頁。 

[註 18] 〈兒女〉，《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一》，第一一二頁。 

[註 19] 同 [註 18] 。 

[註 20] 〈藝術的逃難〉，《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二》，第一七四頁。 

[註 21] 參見〈晨夢〉，《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一》，第一五○－一五一頁。 

[註 22] 同 [註 17] 。 

[註 23] 同 [註 17] 。 

[註 24] 〈秋〉，《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一》，第一六三頁。 

[註 25] 同 [註 24] ，第一六四－一六五頁。 

[註 26] 如羅成琰〈論豐子愷散文中的佛教意蘊〉一文中言：「當我們看到豐子愷討厭群花鬥豔、蜂蝶擾攘的春

天，而沈醉於寧靜蕭瑟的秋風秋雨秋色秋光之中，甚至宣稱：『生榮不足道，我寧願歡喜讚歎一切的死

滅』時，我們也就不會感到訝異，因為這正是佛教悲觀、虛無的人生觀的明顯表現。」（《湖南師範大

學學報》第十九卷第六期，一九九○年十一月） 

[註 27] 暢廣元主編，《中國文學的人文精神》（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年三月）第八十－八十一頁。 

[註 28] 同 [註 27] ，第八十六頁。 

[註 29] 參見王路平，《大乘佛教與終極關懷》（四川：巴蜀書社，二○○一年三月）第三五三頁。 

[註 30] 鈴木大拙，《禪者的思索》（中國青年出版社，一九八九年）第一八八頁。 

[註 31] 池田大作，《佛法西與東》（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六年）第九十頁。 

[註 32] 同 [註 21] 。 

[註 33] 〈阿難〉，《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一》，第一四六頁。 

[註 34] 同 [註 33] ，第一四八頁。 

[註 35] 致班侯書信，《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三》，第四五五頁。 

[註 36] 同 [註 35] ，第四五六頁。 

[註 37] 同 [註 3] ，第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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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8] 〈拜觀弘一法師攝影集後記〉，《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二》，第四一八頁。 

[註 39] 〈佛無靈〉，《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一》，第七○七頁。 

[註 40] 同 [註 39] ，第七○六－七○七頁。 

[註 41] 同 [註 39] 。 

[註 42] 同 [註 39] 。 

[註 43] 〈談自己的畫〉，《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一》，第四七○頁。 

[註 44] 同 [註 43] ，第四六四頁。 

[註 45] 參見〈車廂社會〉，《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一》，第三二七－三三二頁。 

[註 46] 譚桂林，《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佛學》（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年十二月）第二一三頁。 

[註 47] 如在〈車廂社會〉一文中，豐子愷靜觀車廂社會的眾生相後，便對和平謙虛的鄉下人深表同情，他說：

「我看到這種車廂社會裡的狀態，覺得可驚，又覺得可笑、可悲。可驚者，大家出同樣的錢，購同樣的

票，明明是一律平等的乘客為什麼會演出這般不平等的狀態？可笑者，那些強佔座位的人，不惜裝腔、

撒謊，以圖一己的苟安，而後來終得捨去他的好位置。可悲者，在這乘火車的期間中，苦了那些和平謙

虛的乘客，他們始終只得坐在門口的行李上，或者抱了小孩，扶了老人站在 W‧C 的門口還要被查票

者罵脫幾聲。」（同 [註 45] ，第三三一頁）。 

[註 48] 〈憶兒時〉，《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一》，第一三六、一三七、一四○頁。 

[註 49] 〈蝌蚪〉，《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一》，第二五一－二五二頁。 

[註 50] 〈清晨〉，《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一》，第六三七－六三八頁。 

[註 51] 同 [註 50] 。 

[註 52] 〈一飯之恩〉，《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一》，第六五五頁。 

[註 53] 同 [註 52] ，第六五六頁。 

[註 54] 同 [註 52] ，第六五六－六五八頁。 

[註 55] 陳星，《功德圓滿──護生畫集創作史話》（台北：業強出版社，一九九四年六月）第七十六頁。 

[註 56] 〈護生畫三集自序〉，《豐子愷文集‧藝術卷四》，第四二五－四二六頁。 

[註 57] 〈護生畫第四集〉，《豐子愷文集‧藝術卷四》，第五七七頁。 

[註 58] 〈孫中山偉大〉，《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一》，第六七三頁。 

[註 59] 同 [註 58] 。 

[註 60] 參見〈最後勝利〉，《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一》，第六八四頁。 

[註 61] 〈暫時脫離塵世〉，《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二》，第六六二－六六三頁。 

[註 62] 參見豐華瞻、殷琦編，《豐子愷研究資料》（寧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年十一月）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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